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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章】 

浅谈哈萨克文字母拉丁化改革：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哈萨克斯坦新观察 

https://mp.weixin.qq.com/s/WvIaWvRIawR9ApENcBfijQ（2020-9-15） 

 

文字（语言）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改革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

而是政治问题。2019 年 10 月 21 日，距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颁布哈萨克文字母拉丁

化改革法令整整两年。在这个当口，哈现任总统托卡耶夫发推文表示，已下达指令尽快“敲定哈

萨克语的拉丁字母版本”。但他也透露，新的字母表目前仍存在缺陷。 

（注：本文所讨论的哈萨克语指的是哈萨克斯坦境内使用的哈萨克语。中国境内的哈萨克族

也说哈萨克语，但其书写与哈萨克斯坦有别。） 

 

截至目前，哈萨克斯坦推行的哈萨克语字母拉丁化改革已历时两年之久。虽不能说未见寸功，

但总体而言难尽“改革推行者、民众和第三者”之人意。按照哈官方的说法，问题在于字母表仍

存在缺陷，这似乎是个技术问题。文者，国之基。一旦付诸应用，牵涉甚广。不可不反复掂量琢

磨，以臻至善。但时至今日，文字学、语言学在相关领域已取得了精深的发展，而且此前已有众

多国家积累了丰富改革经验，技术上本不应存在难以克服的障碍。应该看到，文字（语言）是一

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改革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诚如

是，哈萨克斯坦即将迎来独立 30 周年，其推行文字改革在政治上有自己的特殊考虑，同时也面

临着特殊困难。 

拉丁化/去俄化 

哈萨克语拉丁化一事于 2017 年提出，这一年恰逢哈萨克斯坦民族独立 25 周年。四分之一世

纪以来，哈萨克斯坦取得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成就，外交上也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在西方、欧

亚、亚洲和伊斯兰等各类国际组织中占据重要地位。 

这是一个历史的峡口。用纳扎尔巴耶夫的话说，做一些事的条件成熟了。他 2017 年 4 月 12

日在题为《面向未来：社会意识到现代化》的署名文章中指出，应从 2018 年起在全国推广哈萨

克语字母拉丁化。哈萨克语拉丁化改革的序幕由此拉开。 

对哈萨克语来说，拉丁化并非是今日之新发明。20 世纪 20 年代末至 40 年代初，哈萨克语

就采用拉丁字母书写。从 30 年代初期开始，拉丁化的发展受到限制。当时，苏联当局下令各民

族改用西里尔字母（与俄语保持一致），并在整个苏联空间大力推广俄语。通过语言政策等强制

手段，构建出“苏联人”这一新的身份认同。苏联在消除了其治下各民族的民族属性的同时，却

借用西里尔字母和俄语巩固了俄罗斯族的优势地位。 

尽管苏联已不存在，但西里尔“化”的哈萨克语仍在哈萨克斯坦沿用至今。这让人们在使用

时总要受到俄罗斯/俄语的桎梏和形塑。纳扎尔巴耶夫提出的“拉丁化”与“去西里尔化/去俄化”，

不过是一体的两面。正如德国的突厥语专家凯尔纳·海因凯勒所说，哈萨克斯坦的字母拉丁化更

多地是要摆脱苏联的过去，“表明自己是一个独立的现代国家，是一个民族”，而不是出于普及

文字和经济目的。所以，这项政策虽托名“现代化”，其内里的实质却是通过“去俄化”来塑造

独立的哈萨克斯坦社会意识，用学术的语言来说就是构建哈萨克斯坦的国家身份认同。 

“做一些事情的条件成熟了” D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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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后，许多苏联加盟共和国都采取了“去西里尔化/去俄化”的语言文字政策，在中

亚国家中推行力度最大的是乌兹别克斯坦。但哈萨克斯坦当时并未实行该政策，甚至给予了俄语

官方语言的地位。 

哈萨克斯坦之所以未在独立之初“去俄”是因为不存在合适的条件。独立之初，哈萨克斯坦

是中亚唯一一个主体民族人口不占绝对多数的中亚国家。1990 年代初期，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哈

萨克族与俄罗斯族人口基本持平。在当时的情形下，哈萨克斯坦政府在制定语言政策时，不得不

考虑其他民族，特别是俄罗斯族的情感和利益，以维持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此外，非常重要的

一点是，俄罗斯族大多居住在与俄罗斯接壤的哈萨克斯坦北部，在独立之初存在分离倾向。如果

因推行“去俄化”而与俄罗斯交恶，“克里米亚危机”式的悲剧当时就可能发生在哈萨克斯坦。

这些都是乌兹别克斯坦所不必顾虑的。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哈萨克斯坦采取了一“回”一“迁”两大举措。 

“回”指的是，哈萨克斯坦政府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招徕国外哈萨克族人

回归“历史祖国”的优惠政策。哈国法律规定，具有哈萨克族血统的外国公民、无国籍人士或永

久居住在他国的哈萨克族人，当哈萨克斯坦成为主权国家后可以返回国内并永久居住。2016 年

初，哈萨克斯坦卫生和社会发展部就业和移民委员会副主任哈尔焦巴耶夫透露，哈萨克斯坦取得

独立以来，共有 955,894 名（逾 26 万户）同胞移民回到哈萨克斯坦，再加上一部分同胞属自行

迁移人员，“我们可以自信地说，移民哈萨克斯坦的同胞人数已突破 100 万”。 

这项措施大力提升了哈萨克族在国内的主体地位。再加之哈萨克斯坦独立以后俄罗斯族人和

乌克兰族人大量流失，据 2015 年数据，其人口逾 1700 万，哈萨克族在哈萨克斯坦全部人口中的

占比由约 38%升至 66%，俄罗斯族则降至了 21%。 

“迁”指的是，哈萨克斯坦 1997 年底正式宣布将首都从阿拉木图迁至位于北方的阿克莫拉，

也就是后来的努尔苏丹。迁都带动了哈萨克族从该国南部向北部移民，此举改变了哈萨克斯坦“南

哈北俄”的民族分布局面。哈萨克族在哈萨克斯坦北方占比的上升，降低了该地区分离的潜在风

险。 

与此同时，哈萨克斯坦政府以法律形式不断提升哈萨克语的地位。例如，《哈萨克斯坦共和

国语言法》要求国家行政人员掌握哈萨克语，规定至少 50%的媒体广播应使用哈萨克语。这促

进了说哈萨克语人数的增长。 

20 余载久久为功，纳扎尔巴耶夫 2017 年认为条件成熟了。北部分离的潜在危险已降低，俄

罗斯族人口的减少、哈萨克族人口的增加、哈萨克语的强制普及，为对哈萨克语进行改革奠定了

人员基础。 

“哈萨克人，特别是年轻人支持这项改革”，参与新字母表制定的哈萨克斯坦语言学家法兹

尔扎诺娃如是说，“很多哈萨克人认为西里尔字母表带有苏联统治的影子”。据她的语言研究所

过去十年的调查显示，2007 年，18 至 25 岁的青年中有 47%的人支持改用拉丁字母，至 2016 年，

这一数据已飙升至 80%。“这是人民和国家的选择，我们国家独立的历史终于开始了”。 

代价与阻力 

在后苏联空间内，阿塞拜疆、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独立

后实行了文字拉丁化改革。目前来看，前三个外高加索国家的改革成果较为显著。这主要是因为

外三国的“俄罗斯”化程度不似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那样深。与外高加索三国相比，土库

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俄罗斯化/俄语化从 19 世纪中后期就已开始了。

1891 年沙俄正式吞并中亚后，沙皇当局为巩固统治，极力在中亚推行俄罗斯化政策。为了推广

俄语，沙俄政府在中亚开设了大量的俄语学校，并下令将俄语大量用于行政指令和社会交流。 D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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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库曼斯坦独立后采用了较为极端的改革措施，关闭了所有的非土库曼语学校，在高等教育

领域实施全面的土库曼语化。但拉丁化的土库曼语使用范围仍十分有限，该国网站至今使用俄语。

而在乌兹别克斯坦，民众对改用拉丁字母给阅读和书写带来的困难感到不满。相当大一部分人因

无法掌握拉丁字母而继续使用西里尔字母。近来，俄语班和俄语学校的数量又有增加趋势。 

可以说，实行了拉丁化改革近 30 年的土、乌两国改革效果并不明显。在当初政治意图所产

生的改革推动力逐渐消退后，俄语及西里尔化/俄语化的文字凭借已形成的路径依赖又逐渐扳回

一局，甚至占了赢面。 

 
哈萨克语拉丁化字母表 

 

对于近年才启动拉丁化改革、“俄化”更深的哈萨克斯坦而言，会付出何种代价，又会遇到

怎样的阻力？ 

据哈官方媒体报道，截至目前，对于这项为期 7 年的拉丁化改革，哈政府的总预算为 2180

亿坚戈，约 6.64 亿美元。其中大约 90%用于教育领域，出版使用拉丁字母书写的教科书等。阿

拉木图经济研究所所长卡西姆汗·卡帕罗夫还指出，政府未列出将身份证、护照、法律条文等官

方文件全部替换成拉丁字母需要的资金。据卡帕洛夫估计，这部分开支高达 3000 万美元。而至

于改革对私人企业和个人生活造成的经济损失，“这无法估量”。 

与此同时，这场看似不直接触及俄罗斯利益的哈萨克斯坦国内改革，还在俄罗斯信息领域掀

起轩然大波。“去俄化”等字眼时刻牵动着俄罗斯群众的神经。虽然俄罗斯官方表示支持哈国政

府的决定，但是仍有部分俄罗斯人认为，纳扎尔巴耶夫的改革就是要完全隔断哈萨克斯坦与莫斯

科乃至整个“俄语世界”的联系。俄罗斯修辞协会主席安努什金教授更指出这场拉丁化运动背后

存在外交问题，“哈萨克斯坦的西方化是美国和欧洲的需求，而我们当然不想失去俄罗斯思想和

文化的影响，我们不想失去与任何国家，特别是与哈萨克斯坦的友谊”。 

2019 年 10 月 21 日，距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颁布哈萨克文字母拉丁化改革法

令整整两年。在这个当口，哈现任总统托卡耶夫发推文表示，已下达指令尽快“敲定哈萨克语的

拉丁字母版本”。他透露，目前，新的字母表仍存在缺陷。 

随后，哈教育和科学部部长阿斯哈特·阿伊马罕别托夫也表示，原定于 2020 年将拉丁字母

引入中小学的计划暂时无法实现。种种迹象表明，哈萨克语的拉丁化改革并非设想得那样顺利。 

何以现代化？ 

我们在看到拉丁化改革“去俄化”那一面的同时，也不应忽视纳扎尔巴耶夫试图借此融入世

界的雄心。纳扎尔巴耶夫在 2017 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出，“哈萨克斯坦将通过第三次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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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身份现代化，跻身全球前 30 先进国家之列”这一目标，而国家身份现代化最核心的一步就

是哈萨克文字母拉丁化。 

就哈文字母拉丁化这一问题，俄罗斯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德米特里·朱拉夫列夫持肯定态度，

他指出，“哈萨克语向拉丁字母的过渡不仅有利于英语的学习，更巩固了突厥语的统一性”。 

白俄罗斯国家文化中心理事会主席列昂尼德·皮塔连科更指出，以拉丁字母为主的全球信息

空间为哈国的文字改革提供了极大可能，同时拉丁化改革也帮助哈萨克斯坦更好地融入现代交

流。 

不难看出，拉丁化改革将推动哈萨克斯坦成为现代数字化世界的一员，加强与突厥语世界的

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由此而实现社会意识的现代化，通过现代化而重塑出一个当代的哈萨克

斯坦国家认同。这也是尽管饱受国内外舆论压力，纳扎尔巴耶夫的决心毫不动摇，仍极力地推动

拉丁化改革的重要原因。 

但有计划之行动往往产生的是未预料之后果。目前，这场改革“现代化”的一面展现给世人

的几乎没有，更多的是其“去俄化”的那一面。这大概是由哈萨克斯坦当前的历史任务——完成

独立所决定的。要提醒的是，“去俄化”已产生了激发民族主义的副作用。潘多拉魔盒打开容易

关上难，哈萨克斯坦的政治精英已经体察到了这一点，只不过有人在担忧，有人在利用。 

总而言之，在大历史视野的观照下，“实现独立”仍将是理解哈萨克斯坦，乃至所有中亚国

家现阶段发展的一个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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